
封建王朝中，不同派别的朝臣之间常常
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朋党之争，作为“多朝
元老”的李德裕也难免其俗，身处其中的

“牛李党争”一直延宕了40年。
载入史册的“牛李党争”的真正起源为

唐宪宗时期，一场考试引出了这场腥风血
雨。

牛僧孺、李宗闵两个举人，按照考卷的
要求指出了朝政的不足之处，言辞犀利。
考官看后非常认同两人的观点，便向唐宪
宗举荐，后者也很欣赏这两名学子的才华。

这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由于朝中
政事大多由他定夺，看到有人对自己的决
策不满意，便记恨在心。他向唐宪宗诉苦，
说牛僧孺、李宗闵是因为和考官有私人关
系，得到了“照顾”。唐宪宗便把考官降职，
且不予录用牛李。

朝中看不惯李吉甫的大臣听说此事后，
纷纷写奏折为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叫屈。
摇摆不定的唐宪宗又在压力之下贬了李吉
甫的官职，让他去担任淮南节度使。

就此，朝中对李吉甫或赞或弹的大臣，
形成对立，两相之争宣告开始。

4年后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闵才开
始受到朝廷任用，两人凭借能力官运亨通。

李德裕一直看牛僧孺、李宗闵不顺眼，
在他身边集结了一批人，多为权贵后人，被
称为“李党”；牛李身边多为进士出身的普
通人，称为“牛党”。

两派的再次交锋，也是因为考试。
唐穆宗长庆元年，科举主事钱徽答应为

段文昌、李绅走后门，后因私人关系，选择
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中榜。榜上无名
的段文昌、李绅气坏了，告发主考官的请托
事宜。

李绅是“李党”核心成员，因此在唐穆宗
询问时，李德裕表示此为实情，并且怀疑考试
的公正性。

唐穆宗派白居易等人进行复试，结果发
现中榜人中只有3个勉强合格，另外11人并
没有什么能力，因此大怒，将钱徽、李宗闵贬
官。

公元 822 年，另一阵营终于迎来机会，
属于“牛党”的李逢吉成为宰相，他排挤李
德裕，通过种种手段，将其贬为浙西观察
使。

其后，在好友李逢吉的帮助下，牛僧孺
成为宰相。

公元 829 年，李德裕重新回到长安，担
任兵部侍郎一职。宰相裴度十分欣赏他，
便向皇帝推荐其任后续宰相。但是李宗闵
却靠着宦官关系当上宰相，双方再度较量
一番后，李德裕被排挤为西川节度使。

其后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也失去了很
好的和解机会。直到唐宣宗李忱继位，最
后李德裕再度被贬，从荆南节度使到东都，
从潮州司马到崖州司户参军，其时李已年
过六旬，3年后客死他乡。

长达 40 年的争斗，让朝中重要职位都
被两派的门生故吏霸占，真正有贤能的人
得不到重用，同时政策经常改变，社会上各
种矛盾十分尖锐，导致大唐快速走向灭亡。

天涯海角游览区名人雕像园内的李德裕雕像。 本报记者 陈聪聪 通讯员 童承东 摄

寻找李德裕
■本报记者 王鑫

李德裕贬谪之“崖州”，
到底是不是崖城？

■本报记者 王鑫

清代张巂等纂修的《崖州志》，关于李德
裕不惜版面：

既有“宦绩志”中“李德裕，真定赞皇人。
初为翰林学士，凡诏命典册，多出其手”的人
物生平，又有“遗事”中“李德裕谪崖，居于毕
兰村。后故，归葬。其弟裕禧寓崖，因水冲毕
兰，徙抱班”的身后事。

两者同引自《旧志》。对于李德裕“谪崖”
所在，《崖州志》的纂修者有点摇摆，所以缀了
一个“编者按”：府、省《志》崖州唐为琼山县，
振州乃今崖州。故迁谪诸人只载振州，而于
崖州从略。惟韦执谊、李德裕，《旧志》相沿已
久，且祀名宦。而子孙亦在崖，又难定非今之
崖州也。故存之。

琼山县为现在海口市琼山区，振州为现在
三亚市崖州区。

1962年，崖县（今三亚）重印《崖州志》，并
请来郭沫若予以点校。在书籍最后，刊有
郭 沫 若 发 表 于 1962 年 3 月 16 日《光 明 日
报》上的文章：李德裕在海南岛上。前缀编
者按之意也想厘清李相所谪之处：唐相李
德裕贬谪崖州，果之今之崖县否，历来聚讼
未诀。

在这篇 6600 多字的文章里，郭沫若从
几个维度予以说明、对照，引经据典，给出
的结论是——李德裕被贬和客死之处，就
是唐朝的振州、清代的崖州、今日崖州区之
前的崖城镇。

文章的入口，是李德裕的那首诗作：独上
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
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这首诗在《崖州志》艺文门中题为“望阙
亭”，与之对应，卷五古迹门中列有“望阙亭”，
毫无违和。

“望阙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即《广东通
志》中的：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用半年
程。青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重城。

郭沫若接下来的分析旁征博引。
其中，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以光绪十

三年（1887 年）出巡琼崖，曾指示当时崖州知
州唐镜沅咨询乡绅，以确定李德裕的谪贬地
点。《崖州志》卷二十艺文门二收有州人吉大
文《上唐芷庵刺史书》，所论即是此事。

吉大文坚决主张：“唐李德裕贬为崖州司
户参军是琼山之崖州，而非今宁远县之崖
州。望阙亭在琼山·张吴都·颜村，故址尚
存。乡民恐地方官以为古迹而修筑之，有扰
民居，故隐不指实耳。”

郭沫若说，吉的态度和《崖州志》纂修者
的“逡巡难定”，是完全相反的：“吉的原信颇
长，立说虽辩而考证未精。如将韦执谊不喜
琼崖、忌避崖州地图事，写在李德裕项下，在
较有学识的张之洞眼里，我相信 会看出吉的
疏忽的。但《崖州志》纂修者则仅照录原信，
而无片语只字的案语。由此可知，李德裕的
贬谪地，究竟是在海南岛北部的琼山，还是在
南部的崖县，是早就成为悬案，而未得到解
决。”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望
阙亭》那首诗上。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这只能是海南岛南部崖城的情况，而决不是
北部海口附近。南部多山，北部平行。“崖城
周围，我曾经亲自去看过，确实是群山环绕
的 ”“ 崖 城 东 有 宁 远 河 ，为 海 南 第 四 大
水”……单看这一叙述，江流迂回之状便可
想见。

另外，“琼山旧城在今海口市东，其地不
仅无山，而且无江，更说不上‘百匝千回’了。”

那么，或许有人要问：琼山何以又有“望
阙亭”呢？郭沫若说，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
往多所附会。例如，与夏禹有关的涂山就有
四处，湖北境内有三处赤壁。又如苏东坡的
浮粟泉本应在儋县，而却在今之海口。儋县
既有东坡书院，海口也有东坡书院。以此为
例，则望阙亭在海南岛何妨会有两处？而且
李德裕既被奉祀于崖城的五贤祠（今废），又
被奉祀于海口的五公祠，这也是丝毫不足奇

怪的。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何以称崖州而不是振

州？这也很容易说明。后世史家和文章家往
往好用旧名以为典雅，称为崖州，只是沿用了
梁陈时代的旧名而已。

此事还有一脉，即李德裕后人。郭沫若举
例《崖州志》“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
班”。毕兰就是现在的崖州区保平村。“吉大文
既断定李德裕的谪所是在琼山，而他的子弟又
留在崖县化为了黎人，为了回护己说，于是又
别立一解：‘李公贬所为琼山·昔日之崖州，其
子弟移居，又为宁远·今日之崖州矣’。”

郭沫若分析，这也是说不通的。琼山至崖
县相去一千余里，在唐朝交通更为梗塞，流谪
者的子弟，几至穷困无以为生的，何以能远徙
至一千里而遥？

对于李德裕的贬所，也有专家提出不同观
点。

2008 年 8 月 16 日，时为海南师范大学教

授李勃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称，据现存文
献记载，至唐末，全岛仍设立一都督府、五州
及二十二县，其中崖州领三县：舍城、文昌、澄
迈，治所在舍城县（今琼山境内）；而振州领五
县：宁远、延德、临川、吉阳、落屯，治所在宁远
县（今崖州区）；直到李德裕 849 年谪贬海南
时，这个建制一直没变，到宋朝开宝五年，才
改振州为崖州，后又改为珠崖军、吉阳军，到
明朝洪武元年又改为崖州，清朝沿袭明制，仍
称崖州。

“这说明，唐代的崖州非宋以后的崖州，
历史地名的变迁如此频繁如崖州者，在中国
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如果凭一首诗或者某
个历史阶段的考察得出结论，那无疑是靠不
住的，因此，郭沫若先生断定李德裕谪贬时
的崖州在崖城，是错误的。”李勃说，但李德
裕的命运与崖州的血气文脉紧紧相连，对于
史学家们的贬所考据，人们似乎已经放在第
二位了。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德裕雕像。 资料图片

郭沫若点校版本的《崖州志》中，录记了他在《光明日报》刊发的“李德裕在海南岛上”全文。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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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

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

眉眼盈盈处。

去过几次崖州，突然

悟到三亚的“乡愁”应该

具象到乡村，山水之间，

气象万千；民族风情，天

宽地阔。

这 方 水 土 这 方 人 。

自汉武帝开郡，三亚一直

是州郡县治所，经过两千

余载发展变化，积淀下丰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 如 此 背

景下的人们，生生不息，

根植沃土，创造属于自己

的家园。

山 阻 石 拦 大 江 毕 竟

东流去，雪辱霜欺梅花依

旧 向 阳 开 。 三 亚 和 三 亚

人，古朴有风貌，当代有

追索，未来尤可期。

这 大 概 是 一 家 本 土

媒 体 和 一 名 媒 体 人 特 有

的使命，因为我们都深深

爱着这里，爱着这片土地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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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德裕（787年－850年1月），字文饶，小字台郎，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早年以门荫入仕，历任校书郎、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浙西观察使、兵部侍郎、郑滑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

中书侍郎、镇海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他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一度入朝为相，但因党争倾轧，多次被排挤出京，至武宗朝方再次入相。
他参政期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功绩显赫，被拜为太尉，封卫国公。宣宗继位后，他因位高权重而遭忌，被贬为崖州司户。

唐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在崖州病逝，终年63岁。懿宗年间，追复官爵，加赠左仆射。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这是唐朝名相李德裕被贬任崖州司户后，写下的一首七绝。

如今的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内，历史名人雕像园中的李德裕掩映在南方乔木下，正襟危坐，面额左转，似乎还在眺望“帝京”。
或者，他的家乡河北赞皇。

“赞皇”两字如此机缘巧合，李德裕两次入相达到政治生涯顶峰，再到一路贬谪，无不因皇帝或赞或弹，纵再风光，终究跨不过人生的百匝千遭。
而病逝于“孤悬海外”的海南岛，让他的诗作更具凌寒之意、不甘之苦。

李德裕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落
地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世家，其父李吉甫
为当朝宰相，并深得皇帝信任。再往上
一辈，他的爷爷是唐朝时期政治家、地理
学家，御史大夫李栖筠。

爱屋及乌。李德裕幼年时，唐宪宗李
纯经常把他抱起来放到膝盖上逗着玩。
一天有位大臣问这孩子平时看什么书，李
德裕默而不语。回到家后，得知情况的李
吉甫说儿子“没出息的玩意”。李德裕角
度清奇地回答：他是个大臣，不问治国之
道，却问我读啥书，这是教育部门该管的
事。没有这么问的，所以我没有搭理他。

老李觉得小李说得忒有道理，便转告
给那位大臣。对方一听，羞愧难当，知晓
自己无论是从眼界还是胸怀上来说，输
给了李德裕这个小孩子。他当着李吉甫
的面说：你家小裕是一个奇才，长大以后
必定功成名就。

李德裕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但确实
有底气，从小胸怀天下、苦心研读书籍，
长大后也做到了仗剑走天涯。

李德裕不愿与其他学子一样参加中
高考，成年之后借家族荫蔽进入朝堂为
官 。 为 了 避 嫌 ，他 主 动 到 藩 镇 地 区 任
职。在好友张弘靖出任太原，担任河东
节度使时，李德裕就被征召为掌书记（机
要秘书），直到好友卸任回朝，他才回到
京城任职。

唐穆宗李恒继位之后，将李德裕征召
进翰林院为官，担任翰林学士（一般为皇

帝心腹，通常能升为宰相）。早在李恒为
储君期间，就常常听说李吉甫大名，因此
对他的儿子也颇有好感和看重，常常让
其起草朝廷诏书。

自此李德裕在京城内外几度沉浮，直
到官至宰相，再到不被后朝待见被贬崖
州并逝于斯。

李德裕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被誉为
晚唐绝唱，其用李德裕为相仅仅 6 年，外
攘回纥、内平内乱，整顿吏治、压制宦官，
扭转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积弱不振的局
面，唐室几于中兴。

历朝历代对其评价甚高。李商隐在
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誉之为“万古良
相”；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
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
大政治家之一。

一路仕途，李德裕秉性如初，不改“少
年狂”本色，敢作敢为。

《李德裕传》里面记载，当时亳州民间
有些人打着迷信的幌子说有个地方的水
可以治病，很多南方人都跑过来买水。由
于水的价格比较高，买水的人沿途转卖又
沿途加水，相互欺骗，谋取暴利。李德裕
得知后，立即前往禁止并捉拿不法之徒。

李德裕在任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
候，由于生活贫困，当地有些人家卖女儿
给别人当妾。他对此制定了相关法令，
凡是贩卖年满 13 岁女儿的，判处三年劳
役，未满 13 岁判处五年劳役。法令颁布
后，当地贩卖儿女现象得到了极大改观。

李德裕逝于贬所崖州，有诗纪念曰：八百
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所谓“八百孤寒”，形容人数众多、处境贫
寒的读书人，他们一同怀念在此离去的李德
裕。后来人们就此称其为“李崖州”。

之所以为李德裕起了一个“昵称”，缘于他
在任时爱才若渴，常提拔出身贫寒的读书人；
政事方面励精图治，尤其是与武宗李炎合作
期间，将晚唐带入一个几近统一的中央集权
时代，再现和平、安宁、繁庶之景象，故深受爱
戴。

无论是正史典记，还是野史稗闻，关于李
德裕也有诸多故事与传说。

泽潞镇平定后，李德裕被拜为太尉，进封
赵国公。他极力推辞说，自开国以来，仅有 7
人被拜为太尉，裴度当了 10年的司徒，也未被
拜为太尉，所以不敢受封。

唐武宗不甘心：我只恨没有官职来奖赏你
的功劳，你就不要推辞了。李德裕再辞：臣的
父亲曾封赵国公，嫡长孙出生时，便取表字为
三赵，意思是要把这个爵位传给嫡子嫡孙，而
不传给旁支庶子。臣先世都曾居住在汲（今
河南卫辉），希望陛下封我为卫国公。

无奈，唐武宗允诺。
另一则事例，显示了李德裕智慧的一面。
那年他镇守浙东，润州甘露寺的僧侣控告

在移交寺院固定资产时，被前任住持耗费常
住金若干两。众僧也指证前任住持私下挪用
常住金，而且说初上任时，移交的银两数目很
清楚，到交出来时银两却不见了。

前任住持并不认罪。李德裕稍加引导，僧

侣便说出冤情：“多少年来，都是只移交记录
银两的文书，其实早就没有银两了。李德裕
找了数顶轿子，命令相关僧侣进入轿中，彼此
看不见，再令人取各种形状的黄泥来，让每个
僧侣分别捏出交付给下任的黄金模式，作为
证据。僧侣既不知道形状，当然捏不出来，前
数任住持僧侣只好俯首认罪。

“食万羊”一事，既与崖州形成关联，又有
些许玄学味道。

唐宣宗继位后，李德裕以太子少保之职，
分司东都事务，并向一个僧人探问前程。僧
人说他会遭贬南行万里，但还能回还：“相公
命中注定要吃 1 万只羊，现在还差 500 只没吃
完，所以一定能够回来。”

李德裕叹道：“师傅真是神人。我在元和
年间，曾做梦走到晋山，看见满山都是羊群，
有几十个牧羊人对我说，这是给侍御吃的羊
啊！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告诉过别人！”

十几天后，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前来，馈
赠他 500 只羊。李德裕大惊，将此事告知僧
人：“这些羊我不吃，可以免祸吗？”僧人说：

“羊已经送到，已是归你所有。”
不久，李德裕果然被贬到万里之外的崖

州，并逝于此。
后人便用“食万羊”表示听天由命，不必强

求富贵。
如今南望崖州，李德裕遗迹寥寥。天涯海

角游览区历史名人雕像园内，他似乎穿越了
多个时空，与黄道婆、钟芳、冼夫人等众贤为

邻；又似孤芳自赏，以一个孤零的心境，听晚

风拂柳笛声残，看夕阳山外山。

走马吹花少年狂 牛李之争，没有赢家 一时南望李崖州


